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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女书文化的心理治疗价值

燕良轼　王　涛　卞军凤

［摘　要］　中国女书是发现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湖南省江永县的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以及以

这种文字为中心而形成的各种习俗文化。女书及女书文化以自己特有方式为世世代代生活在旧中国

江永一带的劳动妇女及时、有效、合理地宣泄悲哀愤懑情绪提供了重要途径和工具；以仪式化程序为

当地妇女婚嫁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在不自觉中起到了女性婚姻心理辅导的作用；女性通过创立各种

属于女性自己的节日，为女性个性自我和才能的展示、心理放松以及自尊与愿望的表达提供了平台。

女书及女书文化对当地妇女群体心理具有支持、宽慰、辅导以及治疗的作用。

［关键词］　女书；心理治疗；价值

中国女书是发现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湖南省江永县的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以及以这种文字为

中心而形成的各种习俗文化。女书是现今所发现的世界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女性专用文字，也是人

类文化史上非常古老的文字之一。女书直到目前为止都是世界上一种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它不

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具有超越民族的重大人类价值，因而它也是全人类“文化遗

产的宝贵财富，堪称世界一绝”（宫哲兵、唐功?，２００７）。

一、女书起源及其传人普遍长寿的文化现象

关于女书的起源，学术界存在多种说法，有说它与甲骨文同时产生，也有说它产生于秦汉时代，

还有说它产生于明末清初，女书到底产生于何时，现在还是个谜（宫哲兵，１９９５，Ｐ３３１）。女书主要流

行于湖南省江永县东北部的潇江两岸，以江圩镇的１５个行政村为中心，遍及潇铺镇、允山镇、铜山岭

农场、黄甲岭等乡。因女子出嫁等原因，东到江华瑶族自治县，南到桃川镇，西到千家峒瑶族乡，北到

道县田广洞、雷福洞等村。下蒋乡、新车乡、清唐乡的一些村寨也有女书的踪迹。

女书字形奇特，呈长菱形，有甲骨文、篆文的风格，但又迥然相异；它记录的是当地土语，既有古

汉语的孑遗，又包含许多复杂的语言成分；其作品绝大多数为七字韵文，又多为诉苦文学，诵读时有

一定的韵律和节奏，似唱非唱，似读非读，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这和当地妇女独有的习俗婚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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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吵歌堂”、“闹歌堂”、“坐歌堂”、“贺三

朝”、“接三朝”、节庆中的“四月初八斗牛”，炎

夏的“吹凉”、七月初七祭织女，交际活动中的

“结拜姊妹”等习俗密切相关。妇用男不用，只

在妇女中传承使用———传女不传男，老传少，母

传女，世代相袭；人死书消，陪葬送终（刘忠华，

２００５，Ｐ２１）。

女书作品在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中的女性

社会中产生形成，又在这种特定的女性群体中

代代相传。她们用自己创造的独特文字，记自

己亲身经历的事，说自己心中的话，唱自己心中

的歌，诉自己心中的苦，道自己心中的情。她们

不仅将自己心爱的作品，以独特文字的形式写

出来，以歌的形式唱出来，还用女红的形式绣出

来。用奇异的文字和女性的聪明智慧灵感，在

心灵深处寄托美好的向往和追求，构筑起精神

生活的一片蓝天。女书作品中主要有自传、结

交、纪实、叙事、婚嫁、祭祀、民间唱本、翻译等内

容，而“贺三朝”和自诉苦歌是创作作品的主要

精华，也可以说是女书文学的经典之作（刘忠

华，２００５，Ｐ２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对女书进行全面系统

梳理的工作已有许多成果问世，本研究主要从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女书文化所体现的心理治疗

价值。因为在对女书的调查中，发现一个奇特

的现象，那就是女书传人普遍长寿。上江圩近

百年来的６４位女书传人的寿命分别是：１００岁

的１人，占１．５６％；９０岁的２人，占４．６９％，唯一

在世的女书自然传人阳焕宜已年近百岁；８０—８９

岁的１９人，占 ２９．６８％；７０—７９岁的 １２人，占

１８．７５％；６０—６９岁的２２人，占３８％；５０—５９岁

的４人，占６．２５％；４０—４９岁的２人，占３．１３％；

３０—３９岁的１人，占１．５６％；６４人的合计年龄

是４５５１岁，平均年龄是７１．１１岁，比新中国成立

前人均寿命３０—４０岁高出一倍。若按当地的习

俗，以满甲子（６０周岁）即为高龄来计算，上述

６４人中有５７人活到了６０到１００岁，占８９．０６％。

调查中还发现，一生坎坷穷困潦倒的女书传人

反而寿命较高。如义年华，幼时父母双亡，家中

又无兄弟姊妹，婚后三次改嫁，仍没能与丈夫白

头偕老，处境十分凄惨，却活到了 ８４岁。唐宝

珍、高银仙、胡慈珠等多数女书传人的人生都经

历坎坷磨难，但她们都是高寿，因为女书能给人

带来慰藉。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启发我们从

心理治疗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特有文化心理现

象，并努力发掘其丰赡的心理学蕴涵。

二、女书使女性的悲哀

愤懑情绪得到了心理宣泄

　　倾诉或宣泄是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首

创，是心理治疗的基本经典方法之一，是指人们

将压抑在内心的痛苦、悲伤在一个适当的场合

无所拘束地表达出来，从而减轻或缓解这种来

自内在的压力与痛苦。女书的主体内容是自

传、三朝书、哭嫁歌、寡妇歌，而这些恰恰以倾

诉、宣泄女性悲情、痛苦为基本主题和基调的。

女书文学基本可以用“凄婉哀怨”几个字加以概

括。所以有学者说：“女书文学是女性的倾诉文

学，是女性文学园中一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苦

菜花。”

生活在旧中国，湖南江永的劳动妇女，与全

中国千千万万个妇女一样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的一个特殊群体。同时受着封建政权、族权、神

权、夫权的四重压迫，也受到男尊女卑、三纲五

常、三从四德礼教的禁锢，尤其是天灾人祸的孤

儿寡母，情景更为凄惨。但是江永的劳动妇女

与其他地方的妇女不一样的是，她们发明了自

己独特的文字———女书，为她们倾诉痛苦，宣泄

愤懑提供一个安全、有效的平台：“女子过去受

压迫，世间并无痛惜人。只有女书做得好，一二

分头写得明。只为女人受尽苦，要凭女书诉苦

情。”于是产生了《寡妇歌》、《娘女可怜》、《女儿

是十二月歌》、《义年华自传》、《高银仙自传》、

《阳焕宜自诉》、《胡慈珠自诉》等一类倾诉、宣泄

悲苦情怀的文字。通过女书的创作和吟唱，在

苦海中短暂地掀起一阵欢乐的浪花，以求得精

神上的解脱和心理上的宽慰。

女书文学字字血，声声泪的倾诉与宣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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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表现在“贺三朝书”与自传歌的作品中，在民

歌、民谣、婚嫁歌、祭祀歌及结交姐妹的往来书

信中也随处可见。它们几乎将生活中所遭遇的

所有苦难、痛苦都通过女书这一属于她们特有

的文字倾诉与宣泄出来。有倾诉姐妹远嫁的离

愁别恨的；有哭诉自己身世的不幸的；有孤女哭

诉孤苦凄凉的；有媳妇控诉婆婆虐待的；有控诉

丈夫暴力摧残的；有哭诉战乱之苦的。总之，这

些饱受艰辛和苦难的女人们，分别从不同角度，

诉悲诉苦诉愁肠，一个个含辛茹苦、忍辱负重、

清苦操劳的农村妇女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一声声含悲蓄泪哭诉和呐喊呼之欲出。因此，

女书成了无形中成了江永妇女最便捷的心理安

慰和心理治疗的工具。

从上述女书作品看，几乎都是妇女的血泪

史、苦情歌。虽然写的都是个人的苦难和遭遇，

抒发的是个人的悲苦情怀，但真实地反映了广

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它不仅是妇女们对黑暗社

会的控诉，更多的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对生命

不屈的呐喊，具有鲜明的觉醒色彩，表现了妇女

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正是通过这种字字

血、声声泪的倾诉，减轻或缓解了当地女性的心

理压力，使他们的悲苦愤懑的情怀得到了合理

的排遣和释放，促进了她们的心理健康。妇女

们常常借助女书宣泄怨气，使自己精神生活中

的情绪得到调节，增强了身体的免疫力。女书

中大量的是诉苦文学，它们对于当地女人的心

理起着疏导作用。如女书传人唐宝珍，三易其

夫，却无夫偕老，子女又多夭折，家境贫困，度日

如年。绝望之际，与其命运有着共同点的胡慈

珠便给她写了一篇《致唐宝珍书》，姊妹们同在

一起，进行吟唱，涕泪俱下，悲悲切切，怨气却因

此得到了宣泄，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

妇女们在婚嫁、节庆活动中展示自己的作

品，高唱女书之歌，结拜姐妹你来我往，经常相

聚，写纸写扇，其乐融融。每当有人完成一件女

书新作时，便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这种快

乐和喜悦是促进心理健康的良药。

这种宣泄和倾诉是通过女书进行的，而女

书只在女子之间流传，男子不认识，所以它在同

性群体中能够起到保密隐私的作用，使倾诉者

能够获得心理安全感。在固定女性群体中进行

相互宣泄与安慰，能够起到相互治疗的作用。

女性自己是被治疗者的同时也是治疗者。

三、以女书为中心所形成的习俗

具有团体心理辅导的价值

　　女书是一种文字，它有自己独特的书写方

式，有自己独特的笔画和结构，因此它以一种男

人看不懂的形式在当地女人中流传，但是它又

不仅仅是一文字，因为这种文字的使用改变了

当地妇女的生活样式和交往方式，由此形成了

许多习俗，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习俗

对女性同伴起到了团体心理辅导的作用。

（一）结拜姐妹习俗：一种女性同伴心理互

助形式

女书流传地流传着男认老庚，女结姊妹的

习俗。男认老庚的条件比较严格，至少要是同

年出生的，严格的应是同年同月出生的，这样在

古代农耕社会信息不发达的狭窄的空间里，男

人能够结下两个以上的老庚的人就很少。当然

一旦结为老庚就成亲戚，终生相互帮扶。女人

结拜姐妹的习俗就不同，她们具有较大的选择

性，她们年龄相差十岁也可以结为姊妹，因此，

三姐妹、五姐妹十分平常，结七姊妹、十姊妹的

也并非罕见。这是湖南江永文化的一个特点，

女书流传地的女人们以血缘关系为参照或模仿

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非血缘关系群体，也同样

按血缘关系的姊妹进行经营运作，起到了心理

治疗契约小组的作用，一旦结拜，就会定期或不

定期在婚嫁节日聚在一起，写女书，做女红，切

磋女书，进行女书创作，女书之所以长期得以流

传和水平不断提高，是与江永女性这种交往方

式分不开的。女书流传地的女性正是通过这种

结拜实现了物质和心理上的互助与支持，她们

参与共同的活动，以女书为媒介，关涉到生活的

各个方面。她们用女书写信，有喜事就相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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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就相互劝慰，无形中达到心理相互治疗的

目的和心理相互治疗的效果。而且这种相互支

持、相互劝慰、相互帮助、相互分享与分担的治

疗小组会持续一生，因为她们在妙龄少女时结

下的姊妹，到耄耋之年仍然保持交往和交流。

结拜姊妹的女性，会参与许多共同的活动，但有

一项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共同研习书法，

并运用女书在姊妹之间倾诉心曲。在目前所搜

集到的女书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结拜姊妹

的来往信件。所以有学者认为，“结拜的姊妹犹

如自发组织的女书学习、研讨小组，为女书流传

并得以继往开来创造了良好氛围。”（刘忠华，

２００５，Ｐ４７）在这种学习和研讨的过程中，姊妹们

的心灵也得到了相互的安慰，所以从这个意义

上说，这种自发组织起来女书学习与研讨小组

也是一种心理互助与心理辅导小组。

（二）坐歌堂习俗：一种婚姻心理辅导的组

织形式

婚姻是人生命中的重大事件，这是一个人

一生中从原有的生活向一种新生活转变的大事

件，在这一历程中当事人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心

理压力，在封建社会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就更加

巨大。所以如何告别原有生活而适应新的生活

就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个必然选择。为此许

多民族都创造出自己特有的婚姻仪式来实现这

种新旧生活的转变。在湖南江永的一带的女书

流传地也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婚姻形式：坐歌堂。

所谓坐歌堂，简单地说就是女孩出嫁时良宵长

歌送嫁。我们可以具体将这一形式划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用以歌送嫁的仪式与出嫁女

待字闺中的身份告别，由三个前后相连的具体

仪式组成，包括进歌堂、坐歌堂和哭离乡歌三种

仪式。第二阶段是对新娘身份的确证与安慰，

是在新娘出家后的第三天，所谓“三朝日”，娘家

这边的接三朝与贺三朝等仪式。

第一阶段是在公共聚会场所的村祠堂举

行。先是对祠堂进行布置，张灯结彩，堆放水

果、土特产等，为以歌送嫁作准备。具体要经历

这样几个程序：“进歌堂”，也可以称是嫁前陪

伴，新娘的女友和亲邻女伴把被褥搬到新娘家

的楼板上与新娘同住；“吵歌堂”，白天有空的妇

女，就陪着新娘做女红、学女书，晚上则人人必

到，大唱女歌，嬉戏吵闹，无所顾忌，每天要吵到

深夜甚至凌晨，吃过夜宵才能入睡。吵歌堂一

般要４０天，叫做“四十天歌堂”，最少也要半个

月；“闹歌堂”，到了新娘将要出嫁的前两天或前

三天，女友们就集中到了祠堂里，围着火堆坐

好，大唱特唱女歌，并有唢呐和二胡伴奏，一直

闹到凌晨方休。在新娘出嫁的头两天的白天，

分别要按一定的仪式坐歌堂，第一天叫“小歌

堂”，第二天叫“大歌堂”。要请６名“座位女”陪

伴新娘左右，每边３人。仪式程序有上位、下位

和新娘拜谢和拜别祖宗等，整个仪式都是唱女

书的歌和迎亲乐队的合奏。“哭歌”或“哭嫁”，

这是在新娘出嫁的头天晚上举行的仪式，新娘

在几位女友的陪伴下，向父母、兄弟、叔叔、伯

父、婶娘、姨舅等亲人“哭歌”。所哭的内容是无

非是对自己女儿生活的回忆，对父母的感激和

对各种离愁别绪的倾诉等。受哭嫁的女性也要

回哭一支歌。“哭离乡歌”，是新娘离开家时，一

边走出大门，一边唱出的离乡情愁。

第二阶段是新娘出家后三天后回门（回到

娘家）所举行的仪式，叫做“接三朝”与“贺三

朝”（宫哲兵，２００３，Ｐ８）。这是对已经婚嫁之后

的确证与心灵抚慰。女友们在事先写好一本自

己特制的线装三朝本，在前三篇用女书向新娘

写上新婚祝福的话和陈述自己与新娘非同一般

的情谊。在“三朝”这一天，女友们拿着三朝书

及糕点、水果，先到新娘家“贺三朝”，然后再到

新娘的婆家将新娘接回娘家。女友们继续陪伴

新娘少则三、五天，多则十来天，共习女书，同做

女红。整个婚嫁活动合起来为２０—６０天之间。

通过这样一种漫长的仪式，特别是同伴的

陪伴，不仅使出嫁的女性顺利完成角色与身份

的转变，而且能够在女人出嫁后还能长时间得

到同伴的心理支持。

（三）节日习俗：一些固定的团体互慰形式

在江永女书流传地，伴随女书也形成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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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节日习俗。“斗牛节”、“过庙节”、“吹凉节”

和“七巧节”。

“斗牛节”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这一节

日的心理学价值在于，它是女性充分表露自我

和才华的节日。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够适时充

分展现自我、表达个性、展示才华，这是心理健

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江永女书流传地的妇女，

虽然也深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以及男

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压迫，但是她们通过女书文

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表露自我、表达个性、展示

才华的节日，所以她们比同时代许多地区的妇

女获得相对较多幸福。在这一天里，女人们可

以在同性群体中尽情地说、笑、唱、闹，不许男人

们参加。同村的未婚姊妹邀请出嫁仅两三年的

本村姊妹回村聚会，未婚姑娘准备鸡鸭鱼肉、油

盐柴米，全天集体开餐，她们互赠写有或织进女

书的纸扇、花带、头巾，秀有女书的手绢，一起唱

读女书。这一天，会女书的当老师，不会女书当

学生，相互切磋、相互观摩、相互学习女书。为

了这一天能够尽兴，往往要十天半个月进行准

备，她们父母对参加斗牛节的姑娘尽力支持。

女书之所以能世代相传，“斗牛节”功不可没。

“过庙节”也是女人特有的节日，是在每年

农历五月初十以后，当地妇女到花山庙（都庞岭

下）祭祀花山仙子的节日。众所周知，祭祀是一

种非常古老的仪式，对于满足人们的精神寄托、

心灵安慰以及满足人们的某种期待和愿望具有

重要的价值。可是女书文化圈中的“过庙节”的

不同是，它是一种专由女性祭奠女神的祭祀活

动，这在世界众多祭祀活动中实属罕见。在这

一天江永全县妇女怀着美好的期待和愿望从四

面八方成群结队地赶到花山庙参加祭祀活动，

举行盛大的朝拜祭祀仪式，来祭祀花山仙子，前

来参加的妇女，不受年龄和婚姻状况的限制。

女人们通过女书来求告女人的心愿，只有女性

才有这样的权利，妇女们用这种方式获得了男

性所不能享受到的权利，这无形中提高了妇女

的社会地位，使她们在常年的痛苦生活中得到

暂时的慰藉与满足，从而缓解和降低了她们平

日所积累的心理压力和痛苦。

“吹凉节”也是女人们特有的节日。这个节

日的心理学价值在于，它对当地女性心灵放松、

心理调节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在每年从早稻开

始收割到插完晚稻、种好夏红菇的这段时间里，

女伴们三五成群，集中于纳凉之处，边做女红，

边学女书，绝不允许男人参与和旁观。女人们

用约半月的时间集中在一起，创造出一片属于

她们自己的天地，不仅在身体上得到休息，在心

灵上也得到了放松，女伴们不仅可以相互倾吐

心中不快，还可以在心灵上相互得到调整、支持

与帮助。这在封建社会中，是许多民族的妇女

都没有享受到的特权。这是女书文化为江永妇

女所赋予的一种弥足珍惜权利。

“乞巧节”。女书流传地的江永，女人们与

其他地域的汉民族妇女一样，她们也为牛郎织

女的故事所感动，因此也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

天举行节日活动，但是她们把这一天叫做“乞巧

节”。在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晚上，青年女子结

伴，在门前设一小桌，摆上桃仁和黄豆混合炒得

香气扑鼻的祭品，吟诵女书，乞求织女给她们智

慧，给她们一双灵巧的手，写出最好的女书，绣

出最美的花。这个节日的心理学意义在于，它

使当地女性获得同时代许多地域的女性都无法

获得的自尊，她们只祭织女，而不祭牛郎。虽然

在平日，妇女们的地位要比男性低下，但是生活

在女书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却能够在“乞巧节”

这一天体会到女性的尊严与优越，从而提高了

女书流传地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之，节日习俗

为女书的继承、传播、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的同时，也使女性的心灵获得特殊的慰藉。

女书给当地妇女们带来美的享受，起到了养生、

立志、修性、颐年的功效。

中国女书及女书文化以自己特有方式对生

活在旧中国江永一带的世世代代的劳动妇女及

时、有效、合理地宣泄悲哀愤懑情绪提供了重要

途径和工具；同时以仪式化的固定程序为当地

妇女婚嫁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在不自觉中发

挥了女性婚姻心理辅导小组的作用。再有，女

性通过创立各种属于女性自己的节日，为女性

个性自我和才能的展示、心理放松以及自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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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的表达均取得了积极的作用。女书及女书

文化无形中对当地妇女起到心理辅导和心理治

疗的作用，女书流传地的妇女，以女书为中心，

形成各种各样习俗，事实上已经起到女性个体

和群体相互治疗、相互宽慰、相互心理支持的心

理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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